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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界还会有政府不希
望提高大学生比例？没
错，有的，那就是一贯特立
独行的新加坡。至少他们
希望大学生比例提高得不
要那么快。

目前，新加坡有170多
所小学，150 余所中学，却
只有 20 余所初级学院(大
学预科)，三所大学和五所
理工学院(大专)。小学6年
后，在中学读 4 年(成绩不
佳可以继续读第 5 年)，然
后进行分流，较少人进入
初级学院，大部分人进入
理工学院(大专)，成绩实在
不佳的则进入工艺学院(大
约相当于中国的职高)，学
习实用的技能。从中小学
到初级学院再到大学，这
是一个明显的金字塔结
构。

学生从各类院校毕业
后，他们的起薪也根据他
们所拥有的学历来制定，
在国有企业控制国家经济
的新加坡，做到这一点并
不难。较少的大学生使得
企业不必支付太多的薪
水，不仅对国有企业有好
处，对外来投资者也更有
吸引力。

这样的政策还降低了
国家的教育成本。就目前
的情况看，有 21％的新加

坡学生能够上大学，不算
各类奖学金，新加坡政府
补贴了将近 80％的大学学
费。如果有一半或者更多
的人都进入大学，国家的
培养费用将是天文数字，
其结果很可能是学校降低
在每个学生身上投入的成
本，资源分散，单个学生能
够分享到的师资将减少。
这将违背新加坡“精英教
育”的本意。

在其他许多国家，大
部分人要读学士学位，甚
至出现大批量的硕士学
位。这导致一大批年轻人
二十好几才出来工作，五
十多岁最迟六十岁就纷纷
退休，平均只工作三十五
年不到。这对于人力资源
过盛的国家来说不算什
么，对于新加坡来说却无
法接受。在新加坡，以男
生为例，假设他 18 岁从工
艺学院毕业，当兵两年后

才 20 岁，按照通常 62 岁退
休的制度来算，可以工作
42年。

和日本、韩国比起来，
新加坡人在融入西方社会
的时候没有太大的语言障
碍和文化震荡，这加剧了
新加坡人才流失的状况。
特别是上世纪 70 至 80 年
代，受过高等教育的新加
坡人有 5％~10％移居海外
的发达国家。如何留住本
地人才，如何吸引外国人
才是政府的一大课题。如
果新加坡采用大部分人都
可以接受大学教育的制
度，会给外国人才的移入
设立更高的门坎儿，也会
让本国人更容易移民出
去。这对新加坡本身的发
展是没有好处的。

金字塔结构的人才分
流，可以让国家有计划地
把人才分配到特定领域
内。比如上世纪 90 年代，

新加坡政府提高了各个学
府中电脑系学生的人数，
在 21 世纪，政府提高了与
生物科学有关的院系学生
人数。这种严格的人才分
流制度，避免了为迎合市
民需求而开设更多大学，
结果导致大学生过剩，无
法就业的情况。

有得必有失。新加坡
保持较少的大学对社会也
一定会有消极影响，例如
限制了个人的发展，对弱
势群体不公，不利于文化
事业的发展，容易产生官
僚主义等等。

有趣的是，政府给单
身青年搞活动的时候也是
把大学毕业生和非大学毕
业生分开的，也许是政府
认为精英和精英结婚孩子
会更聪明，同是高学历的
人之间也有更多共同语言。

摘自《中国经济周刊》

一
一个国家、一个团

体、一个公司也好，一个
家庭也好，“入则无法家
拂士，出则无敌国外患
者，国恒亡。”一个国家，

“无法家”，法律不上轨
道，法治不上轨道。“拂
士”是什么？没有人给你

讲难听批评你的话，对抗
你的话。一个领导人，没
有一个人给你讲不同的
意见的话，你听不进了，就危
险了。这个叫“拂士”。

二
孔子讲，人生三个步

骤，少年人“戒之在色”，
男女关系。

中年是“戒之在斗”，

“斗争”。像诸位大老板
一样，赚了一千万还要三
千万，赚了三千万还要一
亿，一路向上面“斗争”上
去，爬上去。

晚年呢，最可怕了，
“戒之在得”，最老了最抓
得紧。

摘自《青年文摘》

现在，我们对“解放”
这个词有点隔膜了，但这
并不意味着我们已得到完
全的自由。其实，自由也
是相对的，它在眼前停了
一 会 儿 ，又 跃 身 向 前 去
了。所以，“解放”也只好
一路紧追。

“解放”对于我的外婆
来说，很简单，就是不再裹
脚。她出身于浙江绍兴一
个没落的书香门第，钱是
不多的，但读书人有的规
矩一样也不少。其中当然
就包括给女孩子裹脚。下
手的是她的母亲，一个温
柔贤惠的不识字的小脚女
人。孩子自然是要哭的，
日以继夜地哭。那稚嫩的
脚骨在无情的裹脚布里扭
曲变形，如何能不哭呢？
为了惩戒孩子“不懂事”地
在夜里悄悄剪开裹布的行
为，做娘的只有狠了心把
布缝到皮肉里去！娘也哭
了，一边缝一边说：“谁叫
你是姑娘呢！大脚的女人
嫁不出去的！忍着吧，娘
也是这样过来的。”这已是
辛亥革命之后了。外婆的
父亲见闻广些，听说大城
市里男人剪辫子，女人也
开始放脚了；或许更是因
为实在不忍心听见心爱的
女儿如此惨烈地号啕，他
对妻子说：“算了吧，世道
在变呢，等她长大了，兴许
大脚的也能找到婆家了。”

就这样，外婆裹到一
半的脚被解放了，尽管当
娘的还满心怀疑：“女人长
那么大一双脚，多丑啊！”
其实外婆的脚并不大，鞋
码只有五号，后半生常在
儿童鞋店买鞋。但就是这
一双五号的脚足以让她登
上去黄浦江的渡船，来到
上海滩。在那里，她从缝
制手帕开始，后来与丈夫
一起开办了一家小小的夫

妻老婆店，生了八个孩子，
活下来五个。她最有成就
感的时刻是每年农历新年
时，烫了头发，略施粉黛，
给一家大小穿上自己亲手
做的新棉袄，然后一起坐
着黄包车到西式照相馆去
拍一张全家福。那份富足
和安乐让她容光焕发。

解放对于我的母亲来
说，是有机会读书。她是
长女，从小功课就好，学校
里的老师没有不喜欢她
的。等她上完初中的时
候，家境不佳，外婆有意让
她去念个职业学校，早些
毕业养家。但她的班主任
不放弃，一次次上门找家
长谈心，说：“女孩子读书，
读得这么好不容易，要让
她上大学，女子也可以有
出息的。”外公外婆踌躇了
很久。终于有一天，他们
翻出了压箱底的一点黄金
拿去卖了。几年后，妈妈
成了家里的第一个大学
生，是从上海保送到北京
的。再后来，她嫁给了我
父亲，一个同样从上海到
北京读书的年轻人。结婚
前，他送给她一件粉红色
的的确良衬衫，这便成了
她的结婚礼服。结婚照上
她腼腆地笑着，憨厚地，纯
净地。

我呢，带给我“解放”
的是什么？

当然，首先想到的，是
不再像母亲那辈人一样受
穷了。当年让她欣喜的几
斤不要粮票的豆腐，排了
几月的队才能买上的自行
车、缝纫机，请木匠到家里
来打制的土沙发，还有仿
木纹的塑料地板革……今
天的我虽然回味起来饶有
兴趣，但在自己的家居生
活中已经看不上了。

还有，就是不再有那
么大的恐惧。因为外婆那

只有一名雇工的店铺，母
亲落下了“小资产阶级”的
家庭出身。在那个时代不
能入党对母亲一定是一种
打击；“文革”中，红卫兵半
夜来砸门查户口，强令正
在陪她坐月子的外婆“回
原籍接受批判改造”，让她
至今心有余悸。恐慌中，
她烧掉所有的日记，并把
外婆在她结婚时送的一枚
戒指扔到了厕所里。我记
得自己上小学的时候，有
一次问妈妈：“老师说每个
人都会犯错误，那毛主席
的错误是什么呀？”她惊恐
地一把捂住我的嘴，赶紧
去查看走廊里有没有人经
过，然后回转身来用最严
厉的口吻训斥我说：“这样
的话永远永远不许再说
了！”

再有，我们可以选择
自己的职业道路了。我们
这一代人大学毕业时，国
家第一次不包分配了。我
们不用诚惶诚恐地等待指
令，也不必在一个单位里
终老此生。没有中央电视
台不拘一格地选拔主持
人，没有出国留学的机会，
没有资讯和媒体的进一步
开放，没有独立创业的条
件，今天的我，生活一定没
有这样充满刺激、挑战和
创造的乐趣。这是时代带
给我们的解放，但同时也
带给我们新的问题。我们
为什么会有焦虑、不安、困
惑、迷茫？事业的成功一
定会带给我们幸福和快乐
吗？女性在显著地推迟了
婚姻和生育年龄之后，如
何看待自己在家庭中的责
任？当我们把昂贵的化妆
品涂抹在脸上时，我们花
了多少时间关注身心的健
康？为什么一方面中国女
性就业率名列世界前茅，
同时还有近一半的女人认

为“干得好不如嫁得好”？
我们该如何获得婚姻的安
全感，我们是掌握男人的
胃 口 、钱 袋 还 是 他 们 的
心？我们该怎样养育我们
的孩子，告诉他（她）男孩
子“不许哭”、女孩子“真漂
亮”？又该怎样向他们解
释妈妈又要出差了？

《天下女人》希望成为
这样一间会客厅，听大家
来说说这些事，是女人的
事，又不只是女人的事。
有人说，成功的大小取决
于一个人应付复杂环境的
能力，我觉得这话用在所
有女人身上都合适，因为
我们天生需要应付比男人
更复杂的环境，我们的平
衡技巧在这个充满诱惑和
压力的时代尤显可贵。如
何 做 ，那 就 是 各 显 神 通
了。一起来聊一聊可以相
互有所启发。

如果只用一句话来描
述《天下女人》的节目内
涵，那就是“女人，要对自
己负责”，无论在身体上、
情感上、经济上，还是精神
上。我们的幸与不幸都不
能盲目地归属于其他人，
无论是父母、丈夫还是孩
子。我们自己首先应当是
独立的有尊严的个体，这
让我们有爱的能力。

记得大学毕业时，父
母亲把我叫到跟前，对我
说：“咱们家没有什么门路
可以走。你已经完成了应
受的教育，往后的路，自己
去闯吧。记住，女孩子要
学点真本事。”我当时的心
情紧张而无助。终于无可
避免地长大了，我不知自
己将要面对什么，今天回
头一想，那正是父母给我
的最好礼物。我的解放从
那一刻开始。

摘自《天下女人》

对任何人，我都不曾透
露过那段往事的印记，因为
我答应他绝口不提。

结束了初恋以后，我为
了摆脱阴影，很快和另外一
个认识了很久的男孩走到
一起，恋爱 3 个月后闪电结
婚。

那年我24岁。
这段婚姻只维持了一

年，我们就分手了。办完离
婚手续我们一起看了场电
影，吃了顿饭。在饭桌上他
很认真地对我说：“丹丹，我
跟你结过婚，娶过你做我的
老婆，已经很幸福了。但是
有一件事你要答应我。”

“什么？”我看着他。
“将来如果你有名了，

在任何场合、任何情况下，
都永远别提我的名字。”

二十多年过去，我一直
履行着承诺。直到今天，我
不想再守口如瓶。因为我
尊重他，尊重那段短暂的历
史。并且我相信假如我们
还能重逢，他也将不再执守
年轻时的意愿。

那一年我们甜蜜得发
腻。每天晚上，如果我先到
家，没看见他，就沿着他回
家的路去迎他。反之他也
会去迎我。丝毫不觉累，更
一点儿不嫌麻烦，只要能早
一分钟看见对方，有更多的
时间在一起。

他很憨厚。在他心里
我聪明绝顶。

那年他在读夜大，一天
早上临上班前，他惊呼一
声：“哟，坏了！下午语文课
老师让交一篇作文，我忘写
了！”我觉得他太大惊小怪，

“什么题目？我在家帮你写
一篇，你拿去交差不就行
了？”他告诉我题目叫做《秋
天》，于是整个上午，我把自
己关在屋里奋笔疾书。我
一直感谢爸爸把文学修养
遗传给了我，这类文章我向
来驾轻就熟。

中午，我急急忙忙把写

好的作文拿给他，他一边吃
饭一边心不在焉地誊抄下
来。等到第二周的这一天，
他们的语文老师——一位
北大中文系教授在课堂上
点评作文。“在我们班上，有
一位同学的作文达到了可
以发表的水平。他写的是
自己在秋天里怀念一位老
师……”老师讲了很多文章
中可圈可点的细节，他却一
脸茫然，心想这是丹丹写的
那一篇吗？“我在北大教过
这么多学生，还没有人写出
这么好的文章。我给他打
了 96 分。”等到作文发下
来，他看到稿纸右上角果然
写着一个鲜红的“96”，先是
一阵狂喜，很快就又发起愁
来，愁的是既然老师对他如
此印象深刻，将来的作文他
是没法自己写了。

后来我把这篇文章寄
给了《北京晚报》，真的发表

了。我用了一个笔名叫做
“小舟”。一来“舟”里包含
着一个“丹”字，二来“舟”与
他的姓氏“周”同音。那时
候做任何事都一定要留两
个人的痕迹在一起。

后来我们之所以分手，
大概是因为再没有更多的
缘分让我们继续共度更长
的时光。现在想来每恋爱
一次就建立一次婚姻并不
太明智，但在那个年代、那
个年纪，我能作出的选择无
外乎此。因为我想有一个
自己的家，自己的床，自己
的桌子，我想白天黑夜都和
心爱的人在一起，不被打
扰，无需躲藏，不必为了几
天一次的见面仓皇等待。

分手以后他便消失
了。各种机缘巧合让我遇
见小学同学，遇见儿时邻
居，遇见聚会时偶然相识的
朋友，甚至胡同口卖冰棍的
大嫂，唯独没能再遇见他。

不知他将如何回忆我，
带着笑或是很沉默。

摘自《意林》

小时候，老师很喜欢
我。一天，他把我叫到办公
室，交给我一个非常“艰巨”
的任务：区里要举行朗诵比
赛，学校为了迎战，准备在
校内进行初选，我将代表我
的 班 级 去 参 加 这 次 选 拔
赛。当时，我激动得小脸通
红，对老师拍了胸脯——保
证完成任务！

比赛当天，台下黑压压
的一片，坐在前排的是校领
导和各个年级的老师们。
优越的声音条件为我营造
了良好的开局，现场气氛一
度热烈，可就在这个时候，
意想不到的事情发生了。

背完第一段的时候，我
勉强记起了第二段，顺势再
背下去的时候，我的脑子乱
了起来，一些混沌的生活细
节不断向我涌来，还伴着一
些失败经验的碎片。我拼
命地想唤起关于第三段第
一个字的记忆，可是它就像
石头沉在了海底，焦急的摸
索只换来更大的焦虑和恐
慌。

用缓慢的语速换取的
时间也终于用尽了。完整
地背完了两个自然段后，我

停顿在那个一米高的砖头
讲台上了。全校师生的眼
睛直直地盯着我，而我，愣
愣地望着天空。突然，在一
片空白的恐惧里，我感到裤
管里一阵热流，我居然尿了
裤子了。这时，我再也忍耐
不住了，鼠窜下台……

就这样，我的童年记忆
留下了一块伤疤。这时，我
的老师成了我生命中的第
一个“伯乐”。他把我叫到
了办公室，用很高的声音对
我说：“文涛啊，虽然你没有
背完，可就你背出的两个自
然段来看，声情并茂，很
好！如果能背完的话，到了
区里，一定能拿名次！”他拍
了拍我幼小的肩膀，我的腰
杆一下子就挺了起来。

这次的教训，让我想了
很多。也许人就是这样，在
经历了一次失败之后，很容
易拿出更大的勇气来面对
事情，大不了就是尿裤子
嘛！我很快就接受了第二
个更为“艰巨”的任务：代表

学校，去区里参加比赛。
终于，在全区比赛的讲

台上，我用稚嫩的童声朗诵
了高尔基的《海燕》，迎来了
人生第一个微不足道的成
功。

后来，我到凤凰台工
作。有一天，老板对我说：

“我们要开始一个全新的谈
话节目，但是我们没有太多
的资金去邀请很多的嘉宾、
名人。”那时候，习惯了经典
谈话类节目的我，无法想象
在这样的前提下，节目可以
做出怎样的效果。

在这个大难题面前，我
犯愁了，整日整夜，想了很
多。当时的播音员说话字
句清晰，抑扬顿挫，稳若泰
山——好比西装，倜傥光
滑。可是，我对这样的说话
方式却不以为然。一天，我
忽然想到，一个播音员或者
主持人说话，为什么不可以
保持最原始的自然放松的
状态呢？这如同牛仔裤，舒
适大方。这时的感觉，像漆

黑的夜色里放进一道月光：
放宽审美观吧。我们和朋
友之间不也总就不同的话
题发表自己的意见吗？也
许没有专家学者谈得那么
深入，但是这分自然比他们
的一本正经，正如牛仔裤比
之西装。我的心“嘣”的一
声，一条紧捆着的绳子解开
了，阳光洒了进来。

本着这样的想法，我开
始了《锵锵三人行》的长途
跋涉，在解开一条条绳子之
后，我又演绎了《文涛拍案》
等多种主持风格。

现在，我回首走过的
路，有一点体会让我受益匪
浅：

人的一生，是被一条又
一条的绳子捆住的，很多的
条条框框束缚着你，让你无
法施展。之所以你会觉得
别人比你强，是因为他比你
先解开了一条绳子，先抛开
了一道束缚。从人生的第
一课到最后一课，都是学着
解开身上的绳子的过程，也
只有这样，你才能推开生命
中一扇又一扇的窗。

摘自《智慧》

瓦罐不离井口破，大将难
免阵上亡——紧随雷曼的倒
下，华尔街巨头接二连三走到
崩溃边缘，将次贷危机的波澜
推向此前未曾想象的危险高
度。在这样一个社会背景下，
美国人的生活又是怎样的呢？
全球金融从业人员挣钱难了

《纽约时报》刊文讲述了
对冲基金经济特福里的生活
巨变。特福里今年38岁，拥有
以自己名字命名的一家对冲
基金公司。仅仅在10个月前，
他还志得意满地带着手下的
100名员工一起去威尼斯度
假，坐私人贡多拉，住五星级
酒店，窗外景色是17世纪的教
堂。但如今，特福里没有那么
潇洒了，他每天都忙于应对焦
虑的员工和客户。不过，特福
里可感欣慰的是，他不是唯一
的，华尔街上几乎所有对冲基
金经理都和他一样焦虑。正
如《纽约时报》所评论的，来钱
容易的日子结束了。

据美国彭博新闻社报道，
9月，美国对冲基金经历了自
1998 年以来最大的月度亏
损。《华尔街日报》也报道称，自
今年以来，对冲基金平均缩水
17％。特福里也没能在这场
金融风暴中幸免。他名下管
理的基金，已经从2006年的
60亿美元，缩水到30亿。在
牛市的时候，每个人都看上去
像明星，特福里基金在2003年
的回报记录是39％，2004年是
17％，2005年则高达42％。现
在，他必须竭尽全力说服客户
不要另投他人，相信他有能力
渡过难关。

一毛不拔过日子
让我们看一段普通美国

人的生活：大卫·霍克曼自述
——

我们决定用一个月的时
间来反思一下自己的生活方
式，方法很简单：不花钱。在
这一个月里，我和妻子露丝将
控制所有的开销，除了牛奶、
面包这样的基本需要之外，我
们准备“一毛不拔”。

第一天，早上９点钟，我
和露丝已经吃完了早餐——
用糖水煮好的剩草莓和从院
子里采回来的新鲜花瓣。然
后，我自己动手擦了汽车。这
是我多年来第一次自己擦
车。我们向邻居借来今天的
报纸，看完后又原样还给他
们。在一天结束的时候，我们
一分钱也没花。我们为此感
到十分兴奋！我记得一个有
钱人曾对我说，只有当你身无
分文的时候才会感到钱的重
要。第二天，当我从购物中心
走出来时，开始无比赞同这句
话。原先，我们会自然而然地
在书店里徘徊，买几本有趣的
小读物，再顺便喝杯冰冻酸
奶。然而现在，我们甚至付不
起商场的计时停车费。不过
我们很快便找到了替代方法
——品尝商场里所有的试吃
食品，从新品香肠到巧克力布
丁，一个也不放过，然后心满
意足回家！

日子一天接着一天，我们
已经习惯了这种节省的生
活。为了省汽油，我们开始骑
自行车来代替开车。在父亲
的生日宴会上，我们送的礼物
是用回收缎带包装的手指
画。此外，我们还会准时出现
在超市的甩卖专柜前……这
样的日子有一个好处，那就是

让你觉得人与人之间的距离
变近了。在美国人的文化中，
跟别人讨论钱是一件丢脸的
事。然而，当我们真的敞开心
扉和朋友、亲戚、邻居沟通时，
会发现人人都有自己的省钱
小绝招。比如，使用网络电话
来节省电话费，跟邻居讨要他
（她）花园里多余的蔬菜和花
草，去公共图书馆借想看的书
和录像带，多做几份有奖励的
网上调查来获得赠品和代金
券……我的绝招就是，把上一
周想买的东西列出来，结果发
现自己上一周很冲动，现在已
经不想为它们花一分钱了。

在一个月结束的时候，我
们比平时节省了2000美元。
在实施此次“不花钱计划”之
初，我以为当这禁欲般的一个
月结束时，我们会立刻冲出大
门去购物、逛街、看电影。然
而与想象的不同，我们只是在
自己家附近玩了一把扑克。

二手货呈井喷状

最近，高端奢侈品寄卖店
成为时尚爱好者的新宠，鉴于
美国经济衰退，哪怕是以往对
时尚不惜一掷千金的铁杆顾
客都在掏出信用卡付账前开
始踌躇了。由于原材料价格
居高不下带来的涨价风潮，越
来越多的顾客在决心更新衣
橱的同时，不让自己的银行账
户大出血，尤其像马文特这样
热衷购物血拼，讲求生活品
质，把“欲望都市”和《纽约客》
视为《圣经》的中产阶级女性
来说，当衣柜与良心、荷包发
生冲突时，做出取舍就更加困
难。“周围的每个人都开始感
到了拮据”，纽约律师琳达·肯
尼·贝登说，“既然买一辆二手

车是一种理性的消费，那么为
什么不买一件二手衣服呢？”
确实，2008年，由于美国次贷
危机的影响，奢侈品寄卖店的
业务呈现井喷状态。曼哈顿
上东区一位寄卖店店主，54岁
的劳拉·佛罗尔说，“我们回收
各种东西，伊夫圣洛朗的包，
高档运动套装，或者高跟鞋。”
在2008年前4个月，劳拉的销
售额相比去年同期上升了
30％。手头紧又喜好品牌货
的消费者和想将手中过多的
衣物“套现”的卖家，在时装寄
卖店里各取所需，店家以原价
的25％到30％回收这些因主
人经济宽裕时购下的奢侈商
品，再以半价或四折售出。

纽约时装寄卖连锁店“伊
娜”的所有者贝姆斯腾说，他
已经将连锁店扩充到了5家，
但销售额仍然在以每月15％
的速度递增。

在网络寄卖店ebay上拥
有自己网络二手服装店的瑟
宾也透露说，整个4月，她的网
店访问量达到了每天 4000
次。一名常到“伊娜”的顾客
说，她常常是以350美元在这
里卖掉了自己原价1600美元
的手袋，然后又添加50美元换
回了一双高跟鞋。5年前，琳
达·肯尼·贝登毫不在意以全
价买下一条不大会穿第二次
的晚礼服裙，然而最近，她却
从瑟宾的网店里三折买了一
条香奈尔的长裙，为的是参加
一次晚宴：“我就打算穿它一
次，但是以前花那么多钱在这
种事情上面，我想是不对的。”

摘自《环球时报》
更正：2008年10月4日《精品文摘》应为

120期，特此更正。

遇到不开心的事，失
意的时候，很多发泄方式
其实是“消耗”。

剪发，去掉烦恼丝。
购物，花费一笔钱。
发律师信、打官司，

中间人受益。
发脾气、扔掷、破坏、

得罪人、打架、自虐、自
残、决裂、辞工、把支票撕
成碎片扔向对方以挽回
自尊——统统是“消耗”。

消耗有一种浪费得

起的快感。——最痛快
的手势是“我不要！”“谁
稀罕”的手势。虽然，事
后还得结账、收拾残局。
重要的是发泄。无所谓，
你既然不快乐，何必令自
己继续受苦？“忍”是心头
一把刀。

不过有些发泄不同

“消耗”，可以“补给”。
一位新导演说，拍戏

过程很失望，批评多，情
绪低落，失去自信，于是
他去健身。做运动会产
生一些“快乐荷尔蒙”，起
码自己的 BODY 不会倒
下来。另外还大吃维生
素、鸡精、燕窝。

一个人的“心”再崩
裂枯朽，“身”还得保持状
态，必须健康强壮，支撑
起软弱的灵魂。不健身，
也要睡得好。有女星说：

“我绝对不准许自己失
眠。”在困难时刻，上床深
呼吸三下，送自己入黑甜
梦乡。

——恨是“消耗”。
自爱是“补给”。

摘自《知音女孩》

次贷危机下的美国人生活

恨是消耗自爱是补给

新加坡大学生为何少

中国传统文化两则

如何留住本地人才，如何吸引外国人才是政府的一大课题。如果新加
坡采用大部分人都可以接受大学教育的制度，会给外国人才的移入设立更高

的门坎儿，也会让本国人更容易移民出去。这对新加坡本身的发展是没有好

处的。

解 放

记得大学毕业时，父母亲把我叫到跟前，对我说：“咱们家没有什么门路可
以走。你已经完成了应受的教育，往后的路，自己去闯吧。记住，女孩子要学
点真本事。”

我在讲台尿裤子

为他守口如瓶
宋丹丹


